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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
时势评估与前景展望

李世峻　 马晓霖

摘　 　 要： 随着叙利亚境内国际反恐战争和政权争夺战进入收尾阶段，政
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努力正在坎坷中推进，叙利亚战后重建也同时开启。
政治重建、安全重建和经济重建是叙利亚重建进程中并行不悖且彼此制约

的三道难关，最终目的是全面恢复叙利亚的政治秩序与经济社会发展。 无

论是叙利亚自身对国家重建的迫切需求，还是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发展成

就和经验，都使“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成为可能。 本文基于联合

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关于叙利亚冲突的最新观点

和数据，结合叙利亚危机的新发展和新形势，对“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

后重建的可能性、优势、原则和模式进行客观评估和积极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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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叙利亚国内冲突在大国干涉和多方介入下已延

续七年之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当前，叙利亚局势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至 １２ 月，伊朗、俄罗斯、伊拉克先后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
被击溃；１２ 月 ７ 日，俄总参谋长盖拉西莫夫表示叙利亚已经完全从“伊斯兰国”组织

控制下解放出来；１１ 日，普京突访俄在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宣布将从叙撤军。
同月，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和阿斯塔纳和谈分别于 １４ 日和 ２２ 日结束。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叙利亚全国对话会议在俄罗斯索契圆满闭幕，这一和解进程所取

得的关键性进展，为战后的“新叙利亚”国家政治构架完成了“封顶兜底”。① 纵使举

步维艰，通过和平谈判最终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可能性正与日俱增，叙利亚战后重建

工作也正逐步由幕后移至台前，各方对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叙利亚重建的猜测

与期待之声愈益高涨。 在新形势下，认清叙利亚重建面临的现实困境对中国参与叙

战后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叙利亚重建进程的“三重难关”

叙利亚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叙战后重建至少面临“三重难关”的

考验。
（一） 政治重建

随着作为政治实体存在的“伊斯兰国”的覆灭，叙境内的反恐战争已近尾声，“后
‘伊斯兰国’时代”的政治重建是关乎叙利亚重建整体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前提，而
这一前提在短期内很难取得有效突破，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

第一，重建机制尚未出台。 迄今为止，曾在推动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过程中发

挥过作用的多边机制主要包括维也纳和谈机制（Ｖｉｅｎｎａ Ｐｅａｃｅ Ｔａｌｋｓ）、日内瓦和谈机

制（Ｇｅｎｅｖａ Ｐｅａｃｅ Ｔａｌｋｓ）和阿斯塔纳和谈机制（Ａｓｔａｎａ Ｐｅａｃｅ Ｔａｌｋｓ）。 由于缺乏当事

国的直接参与，维也纳机制颇受诟病，更由于土耳其的态度转变而鲜有进展；日内瓦

机制和阿斯塔纳机制随之成为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两个关键平台。 然而，无论日

内瓦机制还是阿斯塔纳机制，目前均不具备全面展开和推进叙利亚政治重建的足够

能力和条件。 首先，日内瓦和谈因“巴沙尔去留”等关键问题而久谈未果，更因俄罗

斯的排斥和冷落难显成效。 其次，阿斯塔纳和谈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启动以来迅速形成机

制，取得了停火、换囚、建立“冲突降级区”等重要成果，进而超越日内瓦机制成为解

决叙利亚危机的主要机制，随之演变成各方争夺叙利亚问题主导权的重要平台。 然

而，将阿斯塔纳和谈机制的成果融入日内瓦机制中并加以贯彻和落实非常困难。 当

前，由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国主导的阿斯塔纳机制与以联合国名义但由美国、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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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晓霖：《索契决议：为叙利亚统一与完整“封顶兜底”》，载《华夏时报》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３ 日，第 ３７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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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沙特等国主导的日内瓦机制大有分庭抗礼之意，不排除导致各方博弈加剧的可

能性。 包括叙利亚反对派、美国等在内的有关各方能否积极响应阿斯塔纳机制所取

得的成果，直接关乎新的政治重建机制能否出台，关乎真正融合各方力量、围绕重建

事宜展开多边商讨的叙利亚重建国际会议能否尽早召开，并最终关乎叙利亚的政治

重建能否实现。
第二，国家政体和意识形态走向不明。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落幕的第七轮叙利

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中，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总统叙利亚问题特使拉夫连季耶夫

表示，“不排除商讨建立叙利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可能性”①。 然而，所谓“民族统一政

府”究竟采取中央集权制、联邦制还是邦联制，多方势力必各有打算。 在当前形势和

条件下，巴沙尔政府试图让叙利亚重回大一统局面存在极大困难；同样，使叙利亚分

崩离析成为若干独立主权的国家也不现实。
在政体选择方面，未来叙利亚大致存在三种可能：保留原有的单一共和制；选择

黎巴嫩模式或伊拉克模式，成为一个内部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家，按教派和民族划

分权力并使之相互制衡；形成一种介于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分权体制之间的“共和

国主体＋若干联邦区”的新型体制，在单一共和制的体制下给予库尔德人一定限度的

自治权。 这三种可能都维持了巴沙尔在大马士革的继续统治。②

在意识形态层面，不仅反政府的政治力量会抵制复兴社会主义，库尔德人也排

斥阿拉伯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和集权型共和观念都可能再次复兴。 鉴于战后伊拉克

的教训，叙政府和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复兴社会主义道路而选择多元化的意识形

态。 后萨达姆时代，正是由于匆忙解散复兴党致使国家因长期统辖各派的超级意识

形态突然消失而成为一盘散沙。 当然，未来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也不排除

作出调整和局部妥协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叙利亚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未来走向取决

于内部各派力量的博弈，也取决于域外大国的角力，形势至今并不明朗。
第三，阿拉伯身份去留存疑。 叙利亚政治重建终究面临阿拉伯身份去或留的两

难抉择。 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势力独立于叙政府军和叙反对派而存在的一项重要

原因，是后两者均以“歧视和‘阿拉伯化’库尔德人”为目标。③ 作为叙利亚库尔德族

群的核心诉求之一，“去阿拉伯化”是库尔德人在未来政治重建进程中与叙政府角逐

的主要议题之一。 同样，叙境内的亚美尼亚和土库曼等少数民族也乐见未来国家去

“阿拉伯化”标签。 另一方面，启动政治重建的叙利亚政府将考虑是否以及如何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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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翰博：《阿斯塔纳和谈带来和平曙光———各方重申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第 ２１ 版。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Ｌａｕｂ， “Ｗｈａｔ ｔｏ Ｗａｔｃｈ ｆｏｒ ｉｎ Ｐｏｓｔ⁃ＩＳＩＳ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Ｆ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ｗｈａｔ⁃ｗａｔｃｈ⁃ｐｏｓｔ⁃ｉｓｉｓ⁃ｉｒａｑ⁃ａｎｄ⁃ｓｙｒｉａ，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Ａｒｉ Ｓｏｆｆｅｒ， “Ｔｈｅ ‘Ｎｏｎ⁃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ｒｕｔｚ Ｓｈｅｖ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ｓｒａｅ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ｘ ／ １３８４７，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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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盟，特别是如何修复与海合会（ＧＣ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叙利亚如果为争取内部

稳定和政权延续而尊重“去阿拉伯化”诉求，则难免引起外部相关国家的不满和反

对。 如何在弥合内部分歧和排除外界忧虑之间权衡利弊将成为考验叙利亚政府的

又一难题。
总之，叙政治重建进程前途未卜，叙政府掌控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因而一时间难

以恢复至较高水平，客观上增加了政局不稳和战乱、恐怖主义借机反弹的风险。
（二） 安全重建

在叙利亚危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虽然反恐已降级为次要任务，叙利亚

重建进程中的安全重建环节———旨在实现全面停战以及解决战乱带来的诸多安全

问题，仍然是当前叙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整体重建进程能否有效推进的保障。 当

前，叙利亚安全重建大致面临五大难题。
第一，“冲突降级区”发展难题。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第六轮阿斯塔纳和谈机制

确定暂以六个月为有效期在叙利亚建立四个冲突降级区，从而使俄、土、伊三国率

先为实现叙利亚全面停火和地区稳定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这
一过渡性质的举措为降低地区冲突烈度和缓解人道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使各

方在打击地区极端恐怖组织方面取得了实质进展，叙政府也由此重新掌控了境内

大片领土。 然而，叙利亚战争是一场大国干涉和地区力量介入相交织的冲突和复

杂的地缘政治博弈。① 这就意味着任何停火协议能否长期有效执行、“冲突降级

区”在下一阶段将如何发展均会受到各方博弈情势的直接影响。 未来，在政治解

决进程稳步推进的前提下，以俄、土、伊为主导的冲突降级区极有可能迎来包括美

国在内的多国介入，使冲突降级区转为相对的稳定“板块”，最终伴随政治解决的

成功而完成其历史使命；相反，若政治解决不进反退，在恐怖主义这一共同敌人的

短暂缺席下，各方暴露出的直接利益冲突和控制权争夺甚至可能导致“冲突降级

区”变为“冲突升级区”。
第二，反恐收尾阶段难题。 在各国宣布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之

前，“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在叙利亚的规模远超伊拉克。② 虽然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

织有形力量已被大大削弱，但其仍在流窜中的无形力量依然具备发动零星恐怖袭击

的能力，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潜在且持续的威胁。 因此，包括叙利亚内战各方在

内的反恐力量在叙反恐收尾阶段至少面临三大任务：为应对恐怖主义在地区发生的

新变化，对化整为零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力量进行再次定性与甄别；联手防范流

窜中的恐怖组织有生力量进入别国或反恐阵营的管辖盲区以求再起；防止大国或地

区国家出于私利而与被击溃的恐怖组织暗中合作，使其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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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晓霖：《“奥巴马主义”与叙利亚危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６１ 页。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Ｌａｕｂ， “Ｗｈａｔ ｔｏ Ｗａｔｃｈ ｆｏｒ ｉｎ Ｐｏｓｔ⁃ＩＳＩＳ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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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府军恢复与重建难题。 在叙利亚安全重建进程中，政府军的恢复与重

建事关叙政府掌控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内战爆发前，叙政府逐年减少义务兵役

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原有兵役期限已缩减到一年半，显示出政府军健康、良好的发展势

头。① 自叙内战爆发至 ２０１４ 年底，因伤亡、变节和拒服兵役，叙政府军人数从 ３２．５ 万

人锐减至 １５ 万人，非正规部队则有 ８ 万到 １０ 万折损。② 在此过程中，叙政府转而通

过颁布新规定、抓捕兵勇乃至强迫已服兵役的公民接受预备役等措施扩充政府军兵

员，客观上致使政府军整体质量大不如前，并引发了民怨。 叙政府面临尽快在数量

和质量上帮助政府军进行恢复和重建以及安抚民心的不小考验。
第四，遣散与整合反政府武装及收缴武器难题。 除政府军外，在叙内战中出现

的各种名目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多达上千个，其中的大部分规模较小且由地方掌

控，同时不乏由多个武装力量结盟而成或受到域外大国支持且颇具影响力的非政

府武装组织。③ 其中，以受美国力挺、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以及由土耳

其扶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和“土库曼旅”等叙反对派军事组织最具代表性。 “伊
斯兰国”武装的势力衰退不可避免将引发地区及域外大国围绕领土、控制力和影

响力展开竞赛和角逐。④ 随着反恐战争进入尾声和重建进程的开启，叙政府对各

类民间和地方武装或遣散或整合，对曾经的反政府力量进行武器收缴成为安全重

建的重要内容，却又面临地区多元博弈带来的极端复杂性。 可供对照的负面例证

是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国家政权破碎、军事割据、恐怖分子活动猖獗的现实。
第五，土耳其“安全区”的存废难题。 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方面曾多

次提出在叙北部地区建立“安全区”或“禁飞区”。 这一动议首先针对域内的“伊斯兰

国”武装力量，同时针对被土耳其视为心腹大患的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其实质是

假反恐之名行维护本国领土安全和利益之实。 虽然在奥巴马时代这一提议被多次

忽视，但时至今日，土耳其在叙北部“安全区”的建立却已成为不可否认的既定事实。
无论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还是“伊斯兰国”势力的逐步褪去，都在

客观上促进了“安全区”的巩固。 因此，现阶段土耳其“安全区”的存在并不会随着地

区恐怖主义势力的衰退而轻易走向终结。 然而，“安全区”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使叙

政府以及其他域内和域外大国心存芥蒂。 未来，若库尔德人仅谋求自治而不再设法

独立，则“安全区”的存在不复必要；相反，则会给予“安全区”存在以合理的口实，为
地区安全重建平添许多不确定性。

·０８·

①
②

③

④

“Ｓｙｒｉａ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ｒｃｈ ２０， ２０１１．
“Ｓｙｒｉ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Ｌｏｓｓｅ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１４．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ｂｅｌｓ，” ＢＢＣ，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２４４０３００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Ｌｏｕｉｓａ Ｌｏｖｅｌｕｃｋ ａｎｄ Ｌｏｖｅｄａｙ Ｍｏｒｒｉｓ， “Ａｓ ＩＳＩＳ Ｒｅｔｒｅａｔ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Ｕ．Ｓ．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Ｓｃｒａｍ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Ｊｕｎｅ ７，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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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叙利亚安全重建道阻且长，战乱状态在短期内难以得到

根本性扭转，战后权力分割、族群冲突和各方博弈将长期存在，叙利亚与沙特、土耳

其、以色列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存在恶化的较大可能。 安全重建能否顺利进行尚取决

于以美、俄为代表的大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以及如何形成联合政府控制下的

有效安全力量这两大关键问题。
（三） 经济重建

如果说政治重建和安全重建是叙利亚重建进程的前提和保障，经济重建则是一

切努力的最终目标。 无论叙政府和博弈中的各方针对政治重建和安全重建做出怎

样的布局，民生问题始终应为解决问题的目标所在，并影响着政治重建和安全重建

进程的顺利推进。
叙利亚曾经是中东地区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封闭的国

家之一。 除少量石油外，叙本国资源相对匮乏。 然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２０１６ 年出台的一份涉及叙利亚冲突与经济的专项报告，至 ２１ 世纪初，叙利亚政府逐

步实行包括开放商业银行和股票交易、寻求加入世贸组织等经济自由化的举措，已
帮助叙利亚经济保持了低通胀率和强劲的增长势头，财政赤字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

内，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的发展。① 内战前的叙利亚是一个高度城镇化的国家，至
２０１０ 年共有 ２，８８１，３９２ 个不同类型的住房单位分布在八个省份，叙城镇人口约占总

人口的 ５６％。② 然而，内战爆发以来，叙经济遭受巨大打击，虽然经济重建工作已在

启动当中，却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伤亡人数巨大，经济倒退严重。 据世界银行估算，２０１０ 年叙人口总数约为

２，２１０ 万，在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至少缩水 ２０％，约 １，０００ 万人流离失所或被迫迁

移。③ 有关叙利亚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叙利亚危机联合国与阿盟联合特使（ＵＮ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Ｌｅａｇｕｅ Ｅｎｖｏｙ ｔｏ Ｓｙｒｉａ）、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 （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和叙利亚人权观察站（Ｓｙｒｉ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分别作出 ４０
万（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④、４７ 万（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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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ｅａｎｎｅ Ｇｏｂａｔ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Ｋｏｓｔｉａｌ， “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ｒｉａ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ＭＦ，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ｐ． 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ｗｐ ／ ２０１６ ／ ｗｐ１６１２３．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６ 日。

“Ｔｈｅ Ｔｏｌｌ ｏｆ Ｗａ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Ｊｕｌｙ １０， ２０１７， ｐ． 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ｓｙｒｉａ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ｔｏｌｌ⁃ｏｆ⁃ｗａｒ⁃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ｓｙｒｉａ，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５ 日。

Ｊｅａｎｎｅ Ｇｏｂａｔ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Ｋｏｓｔｉａｌ， “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ｒｉａ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 ６．
“Ｓｙｒｉａ Ｄｅａｔｈ Ｔｏｌｌ： ＵＮ Ｅｎｖｏ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４００，０００ Ｋｉｌｌｅｄ，”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Ａｐｒｉｌ ２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４ ／ ｓｔａｆｆａｎ⁃ｄｅ⁃ｍｉｓｔｕｒａ⁃４０００００－ｋｉｌｌｅｄ⁃ｓｙｒｉａ⁃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１６０４２３０５５７３５６２９．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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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１ 日）①和 ４７．５ 万（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②的统计；另据联合国

难民署统计，因内战致残人数多达 ８０ 万之众。 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叙利亚内战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３，５００ 亿美元，③该数值为 ２０１０ 年叙利亚

ＧＤＰ 的 ５ 倍有余。 叙利亚内战冲突对叙实物资本造成了严重损害。 据世行统计，叙
境内 ７％的建筑被彻底摧毁，２０％遭不同程度损坏，６５％的住房单位遭到破坏，④客观

上加剧了民众的颠沛流离。
战争带来的损失更渗透到叙国家基础设施的各个层面：包括阿勒颇、台德穆尔、

代尔祖尔等九个城市的数十个工业区遭到破坏，其中阿勒颇受损最为严重；霍姆斯、
大马士革等城市以及许多小城镇由于成为战场而遭破坏甚至彻底毁灭，为当地居民

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工厂、土地、道路、发电厂和灌溉系统以及旅游机构等

大部分设施遭到破坏，民众几无医疗、学校等基本公共服务享受。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统计数据显示，至 ２０１３ 年初，叙利亚 ３０ 多个电站停运，至少 ４０％的高压线路遭到

破坏；由于基础设施受损，叙利亚在霍姆斯和巴尼亚斯的两家国有炼油厂运营能力

减半；⑤叙利亚总长度达 ２，４２３ 公里的铁路系统由于战争破坏已无法运营⑥。 据世界

银行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叙全国 １６％的医疗机构（含综合医院、医疗中心、
医疗点）被彻底摧毁，４２％遭到部分损坏，⑦不仅需要急诊的患者无法得到应有救护，
慢性病患者以及妇女和儿童均无法获得适当的治疗。⑧ 种种迹象表明，叙利亚经济

倒退严重，恢复周期将十分漫长。 据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ＵＮＲＷＡ）分析，叙经

济至少需要 ３０ 年才能恢复至战前水平。⑨

其次，重建资金缺口巨大，叙本国投融资能力极其有限。 据联合国西亚经济社

会委员会（ＥＳＣＷＡ）２０１６ 年估算，仅叙利亚经济重建中的基础设施恢复部分就至少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Ｐｒｉｙａｎｋａ Ｂｏｇｈａｎｉ， “Ａ Ｓｔａｇｇｅ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Ｄｅａｔｈ Ｔｏｌｌ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ｓ Ｗａｒ ⁃ ４７０，０００，” ＰＢ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ｂｓ． ｏｒｇ ／ ｗｇｂｈ ／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ｓｔａｇｇｅｒｉｎｇ⁃ｎｅｗ⁃ｄｅａｔｈ⁃ｔｏｌｌ⁃ｆｏｒ⁃ｓｙｒｉａｓ⁃ｗａｒ⁃４７００００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Ａｂｏｕｔ ４７５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７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４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Ｗｏｕ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Ｓｙｒｉ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１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ｙｒｉａｈｒ．
ｃｏｍ ／ ｅｎ ／ ？ ｐ＝ ７００１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Ｈａｓｈｅｍ Ｏｓｓｅ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ｔｏ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Ｓｙｒｉａ，” Ｎｅｗ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ｄｅｅｐｌｙ． ｃｏｍ ／ ｓｙｒｉａ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１３ ／ ｔｈｅ⁃ｌｉｋｅｌｙ⁃ｗｉｎｎ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ｒａｃｅ⁃ｔｏ⁃ｒｅｂｕｉｌｄ⁃ｓｙｒｉａ，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ｈｅ Ｔｏｌｌ ｏｆ Ｗａ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ｐ． ２１．
Ｊｅａｎｎｅ Ｇｏｂａｔ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Ｋｏｓｔｉａｌ， “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ｒｉａ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 １０．
“Ｔｈｅ Ｔｏｌｌ ｏｆ Ｗａ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ｐ． ３６．
Ｉｂｉｄ．， ｐ． ３８．
Ｉｂｉｄ．， ｐ． ４１．
Ｍｏｎａ Ａｌａｍｉ， “Ａｓｓａｄ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Ｒｕｌｅ Ｓｙｒｉａ， ｂ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ａｙ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Ｎｅｗ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ｄｅｅｐｌｙ． ｃｏｍ ／ ｓｙｒｉａ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４ ／ ａｓｓａｄ⁃ｗａｎｔｓ⁃ｔｏ⁃ｒｕｌｅ⁃ｓｙｒｉａ⁃ｂｕ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ａｙ⁃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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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２，０００ 亿美元才能完成，①加上其他领域的资金需求，叙利亚重建面临近 ３，０００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相较于战前，日益累积的国家债务已使叙利亚政府难堪重负。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叙政府公债在 ２００９ 年底仅占 ＧＤＰ 的 ３１％，至 ２０１５ 年底

则一跃达到 ＧＤＰ 的 １００％；外债占 ＧＤＰ 比重则由 ２００９ 的 ９％跃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０％。② 此外，叙政府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其投资、融资和偿付能力均受到极大限制。
从 ２０１１ 到 ２０１５ 年，伊朗被普遍视为叙利亚唯一来自外部的财政“靠山”，得益于伊

朗的帮助，叙政府才能够为市场提供足够的石油产品，③这对于一度风雨飘摇且无力

产油的叙政府而言无疑至关重要。 叙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通过了旨在借助私有经济

管理和运营国有产业（石油领域除外）的“ＰＰＰ”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法案，次
月又正式启动名为“国家伙伴关系”（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的新经济战略以促进本国

经济重建，多个政府项目已经上马。④ 然而，鉴于“ＰＰＰ”计划所依赖的本国银行并不

具备足以支撑重建的资本，私有经济的注资对叙利亚国家经济重建而言仍然远远

不够。
最后，叙战后重建缺乏大国一致，援助模式难寻先例。 数额庞大的重建资金缺

口首先意味着如果没有大量的国际援助和贷款，重建工作就不可能完成。 然而，叙
利亚的经济重建进程与叙利亚问题本身一样，因反恐和争夺政权的双重属性以及大

国博弈的长期存在而具有十分特殊的复杂性。 各方在政治解决中的分歧势必折射

和作用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 这些现实的直接影响，首先体现在叙利亚经济重建进

程将有别于阿富汗、伊拉克等以美、欧为主体且大国展现出相对一致的国家重建进

程，其次体现在国际社会对叙利亚经济重建的援助模式将无先例可寻。
在遭受西方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的背景下，包括巴沙尔在内的叙各级别官员均

曾多次表示，“盟国”企业在重建进程中享有优先权，而欧美企业则首先需要以其政

府为支持反对派的立场进行道歉来换取在重建中获利。 “大马士革当前对沙特、卡
塔尔和土耳其也采取类似的立场。”⑤可以预见，包括俄罗斯、伊朗、中国、印度等在内

的“东方国家”将成为叙政府寻求经济援助与支持的主要对象。 美、欧在短时间内不

会改变“挺叛”、“倒巴”且乐见叙政府遭遇掣肘的实际立场，且始终担忧重建资金终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Ｔｏｌｌ ｏｆ Ｗａ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ｐ． ２０．
Ｊｅａｎｎｅ Ｇｏｂａｔ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Ｋｏｓｔｉａｌ， “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ｒｉａ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 １７．
Ｋａｔａｒｉｎａ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Ｓｙｒｉａ Ｗｏ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ｆｏ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Ｎｅｗ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Ｊｕｎｅ １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ｄｅｅｐｌｙ． ｃｏｍ ／ ｓｙｒｉａ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６ ／ ｓｙｒｉａ⁃ｗｏ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ｆｏｒ⁃ｄｅｃａｄｅｓ⁃ａｎ⁃ｅｘｐｅｒｔｓ⁃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ｗａｒ⁃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Ｈａｓｈｅｍ Ｏｓｓｅ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ｔｏ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Ｓｙｒｉａ，” Ｎｅｗ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ｄｅｅｐｌｙ． ｃｏｍ ／ ｓｙｒｉａ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１３ ／ ｔｈｅ⁃ｌｉｋｅｌｙ⁃ｗｉｎｎ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ｒａｃｅ⁃ｔｏ⁃ｒｅｂｕｉｌｄ⁃ｓｙｒｉａ，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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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落入巴沙尔亲信或效忠于他的代理人手中。① 而以沙特为代表、曾长期支持叙利

亚反对派的阿拉伯国家同样很难迅速转身成为叙政府的援助者。
纵然有意参与重建，各国的参与程度和援助模式也将大大异于以往。 二战后，

美国为支持欧洲重建曾向马歇尔计划捐款约 １３０ 亿美元，相当于今日 １，０００ 亿美元

有余，却不及今日叙利亚一国重建所需数目。 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被普遍

寄予慷慨解囊的期望，但即使每年做出援助数十亿美元的联合承诺，预计十年内可

满足的需求也不会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 对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家而言，受油价走势

和预算紧缩影响，其潜在的援助规模也会远不及实际所需。②

除上述困难外，叙战后重建进程中本国企业运营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配

套建设尚待完善，货币交易和银行监督能力有待重建与加强，银行监管框架亟待改

革，其中的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制度更有待尽早建立。
对叙利亚战后整体重建而言，政治重建、安全重建和经济重建环环相扣、互为支

撑，叙利亚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三者唯有齐头并进、相互扶持，才能使重建

进程有序开展、重建目标早日达成。

二、 “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重建的可能性与优势

随着叙利亚局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叙国内形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备走向

相对稳定的可能。 面对满面疮痍、百废待兴的战后叙利亚，“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叙

利亚战后重建的现实基础、可能性与优势等问题正引起中国企业和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 尽管叙利亚重建面临“三重难关”的考验，“一带一路”对接叙战后重建仍具有

充分的可能性与优势，也同样需要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整体考量。
在叙利亚方面，随着反恐战争进入尾声和“冲突降级区”作用的凸显，较之以往

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使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参与叙利亚重建成为可能。
在可预见的未来，全面和平的实现意味着叙利亚重建投资的需求也是全方位的。 百

废待兴的经济现状和规模庞大的投资需求客观上为中资企业提供了不应忽视的商

机和发展机遇。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包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叙副总理穆阿利姆、叙
驻华大使穆斯塔法等在内的多位政要利用各类场合表达了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支

持和中国参与叙利亚重建的欢迎态度，展示出对中国一直以来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处理叙利亚问题且力促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的尊重和欢迎，这无疑为未来中国在重

·４８·

①
②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Ｌａｕｂ， “Ｗｈａｔ ｔｏ Ｗａｔｃｈ ｆｏｒ ｉｎ Ｐｏｓｔ⁃ＩＳＩＳ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 ．
Ｐｅｒｒｙ Ｃａｍｍａｃｋ，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ｇｅｒ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Ｓｙｒｉａ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ｅｗｓｄｅｅｐｌｙ．ｃｏｍ ／ ｓｙｒｉａ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１１ ／ ｔｈｅ⁃ｓｔａｇｇｅｒｉｎｇ⁃ｐｒｉｃｅ⁃ｏｆ⁃ｓｙｒｉａ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登录时

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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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了政治基础。
在中国方面，“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重建既存在可能性也具备多方面的优势。
第一，中叙传统友谊深厚。 自 １９５６ 年建交至今，两国始终保持着多领域的密切、

友好关系。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秉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客观、公正的立场，多次对联合国安理会就涉及叙利亚的决议草案动用否决权，并先

后发出了“六点主张”①、“三点坚持”②等把维护叙利亚根本利益、中东和平稳定以及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强有力声明，要求国际社会有关

各方切实尊重叙利亚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叙利亚人民自由选择政治制度

和发展道路的权利，③为避免使叙利亚进一步陷入灾难发挥了重要作用，叙利亚及中

东局势的后续进展无一不验证了中国政策的“深谋远虑”。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以各种形式向叙方无偿提供了规模可观的人道主

义援助。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宣布中国决定提供 ２ 亿元人民币新的人道主

义援助，用于帮助叙利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④ 可以说，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支

持，为中国参与叙重建赢得了来自叙政府和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支持。
第二，良好的中叙、中俄、中伊关系为中国参与重建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外交基

础。 除联合国多边会议外，中国领导人始终不遗余力地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一
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以及同有关国家政要的双边会谈等国际场合强调和重申政治

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坚定立场。 中俄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展现出的“默契”，客观上也

为叙利亚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２０１２ 年，面对爆发不久的叙利亚危机，
第十二次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军事干预中东，并呼吁

通过对话寻求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途径。 ２０１３ 年的叙利亚“化武风波”引发了西

方多国对叙政府的新一轮声讨，武力干预叙利亚危机的可能性一时间大幅增加。 ５
月，中、俄两国领导人在圣彼得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对叙利亚实

行军事干预只会使中东局势更加动荡，政治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关
于叙利亚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鲜明的。 而与俄方彼此协调一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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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中国提出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六点主张”，敦促停止使用武力，倡导不带先决条

件、不预设结果的包容性政治对话，以叙利亚国内秩序稳定、国家安全为基础，积极推动政治协商解决危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中国外长王毅在与叙利亚副总统兼外长穆阿利姆的会谈中提出贯穿叙利亚问题政

治解决进程始终的“三点坚持”：一是坚持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方向，二是坚持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叙利亚

的前途与未来，三是坚持由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
马伟：《中国在联合国多边外交平台下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载周烈、肖凌主编：《阿拉伯研

究论丛》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８４ 页。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日内瓦）》，

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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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行，也是早已形成的默契。①

第三，得益于自身发展成果和参与外援、重建项目的丰富经验，中国在资金、技
术、人才、装备等领域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专业优势。 在经贸领域，中国正稳步

开展企业参与叙利亚重建的各类前期交流和试水，中方企业也显示出积极的参与姿

态。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４ 日，由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主办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与重建机

遇———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访问叙利亚情况介绍会”在北京召开。 会上，中国阿拉

伯交流协会重点发布了叙利亚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建材、农业等各类重建项目，得
到了所有参会企业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包括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大唐集团、中
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中冶集团、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中钢设备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众多知名中国企业

纷纷表示，愿意参与叙利亚战后重建工作。②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为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举措，同时为

进一步加强中叙双边务实合作，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齐前进与叙利亚计划与国际合作

署署长伊马德·萨布尼分别代表中、叙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向叙方提供无偿援助的

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以及关于向叙方提供紧急粮食援助的换文。③ 同月，为推动中国

与叙利亚企业界交流，由中国贸促会组织的中国—叙利亚企业对接交流会也在北京

成功举办。 会上，叙利亚企业家代表团就叙利亚经济现状、投资环境和投资机遇进

行了详细介绍，来自中叙两国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等领域的 １５０ 余位企业代表与

会，进行了叙利亚重建大幕拉开以来的首次中叙企业对口交流，④为两国企业的后续

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在第 ５９ 届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期间，有 ２０ 余家中国企业参与了

展出，产品涉及能源、建材、汽车、家具、机械装备、家用电器等多个领域，显示出中国

企业对叙利亚市场的浓厚兴趣和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 １２ 月 ７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高峰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企业重视与叙利亚开展经贸合作，“我们鼓励

中国企业继续加强与叙利亚企业的交流，在切实做好安全保障工作的前提下，探讨

参与叙利亚的重建”⑤。
第四，“一带一路”建设正稳步推进，且成效明显。 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包括建立了广泛的合作机制、支撑体系不断完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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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鸿：《叙利亚战后重建会议首次在北京举行》，载《中国企业报》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第 ７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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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批量落地、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不断提升①，尤其是中国企业参与科

威特、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战后重建积累的丰富经验，均使“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

重建更具底气。
第五，参与叙战后重建成为中国突破自身发展瓶颈重要的潜在途径。 近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面临产能过剩、环境压力大、经济发展成本增

加、贸易壁垒频现、外汇储备过剩等新问题和新压力。 从产能角度来看，截至 ２０１６
年，中国有 ２２０ 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②，其中 ８ 种严重过剩③。 随着“去产能”
工作的进一步推进，轻工、家电、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钢铁、有色金属、建
材、化工等富余产能优势产业将加快“走出去”步伐，工程机械、交通设备等装备制造

业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从而为“一带一路”在产能合作领域与叙利亚战

后重建相对接提供直接的便利。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为最大限度地争取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和帮助叙

利亚实现真正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

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为
应对世界经济的“逆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引领全球化进程的责任与担

当。④ “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不仅是中国一贯支持和帮助叙政府和人民

政策的延续，也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

程并体现大国责任的有力彰显。

三、 “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原则与模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鉴于中东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

位，中国参与叙利亚战后重建的焦点正由“能否参与重建”转向“如何参与重建”。 面

对叙利亚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一带一路”对接叙战后重建尚需尽早制定相应的

原则，规划可能的模式。
（一） “一带一路”对叙利亚战后重建应坚持的原则

结合叙利亚重建所面临的“三重难关”考验和“一带一路”对接重建的可能性与

优势，当前中国参与叙利亚战后重建至少应坚持三项原则：第一，坚定不移帮助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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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佳欣、吴雨、白林：《２２０ 多个“世界第一”背后的尴尬怎么破？》，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ｌｈ ／ ２０１６－０３ ／ ０４ ／ ｃ＿１１１８２３７０２１．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不完全的官方统计，２０１６ 年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产

能利用率，分别只有 ７２％、７３．７％、７１．９％、７３．１％和 ７５％；汽车、光伏和风电行业则面临 ５０％的产能过剩率。
徐秀军： 《引领全球化进程的中国责任与担当》，中国日报网，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７－０１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００８７０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一带一路”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亚恢复和平与稳定，支持叙政府巩固政治重建与安全重建，为“一带一路”对接叙利

亚战后重建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第二，考察先行，渐进式开展。 鉴于叙利亚局势

尚未完全稳定，多元博弈情势复杂，恐怖主义威胁并未完全根除，应在充分考察和调

研的前提下坚持渐进式开展，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鼓励和引导企业在参与重建

前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调研和风险评估，充分发挥中国优势，让作为参与重建“排
头兵”的企业时刻感受到身后坚实、可靠的政策支持。 第三，坚持“一带一路”建设的

“共商、共建、共享”①原则，坚持政府顶层设计、企业自主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相结合，
支持和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强化企业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其风险应对处置能力②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潜力。
（二） “多国多方”模式展望

国际社会对叙利亚经济战后重建的援助模式无先例可寻，而中国“一带一路”建
设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同样需要拓展思路，规划新的对接模式。 首先，面对欧美、海
湾阿拉伯国家等重建事业传统“金库”可以预见的缺席，结合叙政府和人民所展现出

的“向东看”意愿，未来以叙、中、俄、伊（朗）等国为重建主体，旨在共迎机遇、共担风

险、共负成本、共享收益的新型重建模式正在酝酿。 在此模式下，预计多国实际形成

的“重建联合体”不仅可以满足叙利亚战后重建千亿美元级别的资金需求，更能有效

利用原本有限的叙利亚国内市场，分散各国参与重建的风险和压力。 在全面和平实

现以后，可进一步参照中国在中缅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中首创的“四国六方”③合作

模式，以铁路、公路、电力、水处理、通讯设施建设为依托，使地区国家形成战略利益

相互捆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崭新局面。 其次，“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重建的渐

进式开展应从相对安全的地区和更具需求的领域入手，进而逐步拓展至其他与叙利

亚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关键领域。 未来一段时期内，帮助和支持叙利亚基础设施恢

复和建设将始终是参与战后重建的主题，除至关重要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建设

外，医疗设施与器械、石油管线和设备的恢复与修复，以及叙利亚境内尚存文物的修

复与保护等都是“多国多方”模式下中国企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潜在领域。
总体来看，中国政府的稳步推动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在

经贸领域参与叙利亚重建的主基调；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企业将在与叙利亚民生和

基建相关的重点领域发挥自身强大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重建打造愈发

坚实和广泛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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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余论

“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的挑战与机遇共存、风险与商机并行。 未来一

段时期内，叙利亚境内战乱和冲突的影响难以立刻消弭，大国干涉和多元博弈以及

族群对立的局面长期存在，暴力恐怖活动伺机而动，这些现实客观上构成了中国与

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利因素。 然而，阿斯塔纳机制和日内瓦机制“双
轨”正在稳中推进，美、俄等国在叙的军事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地区形成了一种相互制

衡但相对稳定的局面，即使俄罗斯已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其在叙境内的军事基地仍

将成为未来俄在叙常驻部队的有力依托，为巴沙尔政府稳步开展政治重建和安全重

建提供支撑和保障。 同时，各国正在加大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斡旋力度，全面和

平的实现已现曙光。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中东局势如何复杂，中国都不会在“一带一

路”的推进过程中打退堂鼓。
中东国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的参与力量与合作对象，中国的中东政策必

将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 “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有利于推

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真正实现，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归根结底，中国坚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重视以民生

问题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不以价值观绑架现实问题的思路一直能够在广大发展中国

家形成共鸣。① “一带一路”与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对接有望成为这一共鸣的最新

例证。
总之，在努力规避风险、做足准备、量力而行的前提下，中国应以乐观、积极的态

度看待“一带一路”对接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前景，把握历史机遇，使“对接”真正有效

而务实，帮助叙利亚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

（责任编辑：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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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波：《参与叙利亚重建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载《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
第 ４ 版。


